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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自从我出版《把中国“中国化”》这本书
之后，学术界有好多朋友问我：你上世纪80年代是一
个很激进的青年，主张全盘西化，你现在是不是改变
了？我就告诉他，我的基本追求没有改变，我给他举
了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历史学界有一个古史分期
的问题，就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当时认为中
国没有所谓奴隶制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
社会这些说法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历史发展理论，没
办法解释中国历史。我上世纪80年代质疑用奴隶制、
封建制解释中国历史，实际上所追求的就是本土
化——— 历史观的本土化。

近30年来，我们实际上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法
学都搞了许多教条主义。现在，我们应该反对一切教
条主义。从质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到质疑一
切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教条主义，这就是我走过的路。
我不认为我在迎合时尚。

齐鲁晚报：这几年传统文化复兴的呼
声越来越高。您现在具体负责山大儒学高
等研究院工作，您对儒学、传统文化走向有
怎样的判断？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儒学进校
园、读经班、国学社、乡村儒学、社区儒学，您
怎么看待这种“国学热”？

王学典：我有一个观察，近二百年来，中国和西
方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西方是把平民绅士化、
贵族化。你到美国，普通民众见面，一定要跟你打招
呼，早上见面了说，good morning，上电梯时也彼此招
呼一下，这本质上是一种绅士风度。

而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却恰恰与之相反，我们是
把君子、贵族、精英平民化、草根化，有段时期甚至是
流氓化、野蛮化。儒学复兴的本质是把国民重新君子
化、重新绅士化、重新精英化、重新贵族化。再进一步
说，重新文明化。它针对的是道德堕落，礼仪之邦丧
失这一问题。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
中国已经完成了仓廪实的任务，剩下的是知礼节、知
荣辱。知礼节、知荣辱是什么？是价值观的重建，是品
质、境界、操守、人格的提升。我们要再造一个君子
国。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化复兴的要义就在这里。

另外，我不认为儒学复兴在研究院，尽管山大儒
学高等研究院在研究儒学。儒学复兴也不在读经班、
电视讲座上，儒学复兴的根基是再造一个以儒家原
则为基础的克服自由主义缺陷的更富有东方温情的
伦理型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观察到了一
个问题，中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人际
交往背后，是没有主义支撑的。西方是自由主义作支
撑，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由儒学在支撑，但我们今天所
有社会活动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没有。

所以说传统文化必须复兴，因为它前期被贬得
太厉害了，这是一种反弹，但还没反弹到足够高度。
也正因为此，我不认为传统文化的复兴过了，事实上
这种复兴还没到位。

齐鲁晚报：您说要创造一个高于自由
主义的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伦理型
生活方式，目前有没有这样一个样板？好多
人喜欢列举中国台湾。

王学典：我个人也认为中国台湾、韩国已经部分
具备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台湾，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本土，是中华文化的直接移植和
延续。你到台湾去，会发现他们既能尊重个性，比如
说注意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尊重契约；但大家又能
很快打成一片，吃个饭、喝个酒、大家畅谈开怀大笑，
带有中国社会的人情味。

中国人特别崇尚大团圆，春节到了，一家人在一
起。西方过节也去看父母，但与东方伦理型的生活方
式相去甚远。包括西方人喝酒，大家从头到尾拿着一
杯红酒，仅仅是一种形式。中国人喝酒是喝烈酒，三
杯酒下肚，所有的误解、问题、障碍和最初见面的距

离都消失了。我认为，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只要得当，把那些坏毛病

去掉，保留最本质的东
西，会更具有人情
味。

什么时候把更
富有人情味的东方
伦理型的生活方式
再造出来，中国社
会转型就成功了。

王学典：比较困难，但也不是
不可克服，只不过中国目前还没
进行这方面努力。新加坡有一个
政策，儿子在父母的小区或父母
在儿子的小区买房，给一定的折
扣，鼓励聚居。在城市社区生活的
安排上，我们目前并没有考虑到
几千年来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生
活模式，没把那些要素加以提炼
吸收，融合在新的社区生活当中。
如果政策适当鼓励朝这个方向发
展，能减少很多问题。

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社会生活
背后没有主义支撑。东方伦理型生
活方式背后，是有主义支撑的，即

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就像西方
的社会生活背后是自由主义作支
撑一样。仁义礼智信是一套规范，
在过去是起巨大约束作用的，现在
做不到这一点。

我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儒学
复兴不是简单地重视传统文化。
儒学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再造一
个新的文化。明年是五四运动100
周年，我觉得新文化这个概念没
什么问题，不能完全回到传统当
中去，也回不去，但也并非与中国
传统文化绝缘，而是能吸取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能吸收自由
主义的某些东西。

齐鲁晚报：这也是为什么您这些年一直重视并组织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这个命题很有
针对性。

王学典：这就是我一开始就
提出的问题，在民主宪政之外，是
否有一条最终能走得通的中国
道路。如果能走通，我们成功地实
现了对权力的限制、制衡。依靠共
产党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西方三
权分立，把公权力所能造成的危
害降至最低。三权分立就是个形
式，本质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权
力必须关到笼子里，这是核心。至
于哪种方法来关，这个可以探索。
我们能不能再造一个笼子来实

现对公权力的限制？这是我们要
探索的问题。比如说中国香港的
廉政公署，在西方就没有。

像山东省刚成立了监察委员
会，如果它能成功地实现对公权
力的限制、约束、制衡。为什么一
定要有三权分立？问题在于西方
的民主宪政有一系列成功的样板
摆在那里，而我们这条道路目前
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样板让人家复
制，需要等若干年之后才能得到
检验。

所谓中国化、本土化也就是
要寻找一种中国模型、中国范式，
要创造一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的中国范式。这种范式不能只解
释这一时，理论思想的概括力，必
须是穿越时空的，它既能解释中
国近30年的变迁，又能解释中国
长达3000年的变迁，还能成功地
对未来做某种程度的指导、预测。
我认为这是当前所有人文社会
科学努力的方向，都往这个方向
聚焦，或者是落脚点在这个地方。

齐鲁晚报：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几度辉煌，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现在要复兴优秀传统
文化，就儒学而言，它怎样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持其独立性？

王学典：历史上，儒学本身不
一定要和皇权结合起来，但是儒
学确实也在追求权力。孔子周游
列国，就是想让人用他，就是想取
得权力。但是儒家对权力的追求，
是想通过权力来实现自身的理
想，而非享受权力。

冯友兰因为“文革”时的表现
被批评，但侯外庐先生解释说：你
们都不了解冯先生，冯先生向权力
中心靠拢，这不是冯先生的品质决
定的，而是冯先生搞的学问决定
的。儒学从来都很看重国家权力、
公共权力，儒家看重权力，是借助

公共权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心
中那一套社会制度安排。

历史上所有的儒家都热衷
于和官方打交道，儒学和权力有
着不可分割的一致性。它不像道
家，道家把权力看作粪土，因为道
家不承担对人间社会的使命，它
是超脱的。但儒家不行，儒家对人
间社会有一套全面的制度安排，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而这一
套制度安排要变成现实，“治国平
天下”，必须依靠权力。如果手里
没有权力，怎么能对人间社会进
行安排呢？怎么让你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儒家理想要想实现，一刻
也离不开权力，这是所有的儒家
都热衷于和官方打交道的秘密。

只要搞儒学，只要信奉儒家
哲学，就可能有追求权力的愿望，
这是必然的。但儒家从来只是把
权力看作是实现自身理想的一
个工具，而不把权力当作一个终
极的追求。其终极目标不是攫取
权力，更不是通过攫取权力攫取
财富，那就和儒家理想完全背道
而驰了。儒家的理想是要安排人
间秩序，要为万世开太平，治国平
天下，怎么能离开政治平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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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个致命缺陷，在我看来是漠视个
性、扼杀个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义
务本位，是一种集体取向、社群取
向、共同体取向。无论这种共同体
是国家、是政府、是家族、是家庭
还是其他。

西方的文化强调个性至上、
个体至上，但也有缺陷，已经暴露
出很多问题，像枪击事件连绵不
断。我个人认为，人类的未来是创
造一种新的文化，吸取东西方文
化的优秀成分，综合为一个新的
文化。这个新文化能同时兼顾个
体与社群，同时带有本民族的某
些表现形式和特点，这会是一条
比较好的道路。

我们曾经提出在曲阜实行文
化特区，儒学院一个教授曾在政
协会上提出这个提案，我也支持。
重建礼仪之邦从哪里开始？从山
东开始。山东从哪里开始？从曲阜
开始。比如，我们应该构建一个礼
仪中心，负责制定一套国民礼仪
规范，主要内容是儒家的价值观
念，或者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系
统，同时又吸收西方尊重个人、权
利的某些有益成分。

这套礼仪规范可以先从山东
试点，从曲阜试点，先在曲阜选择
某一个街道、乡镇，或者某一个社
区，然后逐渐推广。经过10年、20
年，或30年的尝试，塑造一个可以
复制的生活方式。

齐鲁晚报：塑造新的生活方式，要对中西方文化做怎
样的取舍？具体能做些什么？

齐鲁晚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台湾、韩国经历过
一个权力下移的演进过程。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也有一
个传统文化的复兴过程，但实现您所说的东方伦理型生
活方式，是在威权社会解体之后，才逐步构建起来的。

王学典：社会的演化和历史
的发展肯定有自身的规则，“不为
尧存，不为桀亡”。历史自身的规
则，就是我说的有轨电车，历史永
远按照自己的规则前进。无论你
投入多少精力和鲜血，历史不会
改变。你想让它快点，它未必能
快，你想让它慢点，它也未必能慢
下来。

比如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
国家转型，不是三天两天就能成
功的。但中国社会面临一个大问

题，我们和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
的断裂。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然状
态已被彻底破坏、彻底摧毁。20世
纪的革命也好、外国侵略也好、
战争也好、动乱也好、贫困也好，
已经把大陆传统社会的遗存摧
毁了。所以它远不像韩国、中国
台湾这种原住民的社会，基本上
是按照几千年的原始轨道往前
挪动。中国大陆如何重新弥补断
裂造成的空白，是要解决的一个
难题。

齐鲁晚报：有评价认为，您是上世纪80
年代跻身启蒙思潮主流的青年先锋；也有
说，您是早年“西学”，晚年“中学”，发生了转
向。您怎么看这种议论？

齐鲁晚报：您认为目前再造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

●传统文化必须复兴，
因为它前期被贬得太厉害
了，这是一种反弹，但还没
反弹到足够高度。

●什么时候把更富有
人情味的东方伦理型的生
活方式再造出来，中国社会
转型就成功了。

●儒学复兴不是复古，
不是重新回去，而是再造一
个新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个致命缺陷，在我看来是漠
视个性、扼杀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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